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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民国北京报刊白话《聊斋》与白话文推广

张 东 昀

　 　 内容摘要:白话报的普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关键的群众基础。
晚清《北京新报》借鉴北京说书,把“说聊斋”搬到报纸上,栏目一时人气

爆表。 后主要作者尹箴明被《群强报》挖走,白话《聊斋》读者推动《群强

报》销量上涨,一度稳居京城白话报销量榜首。 受其影响,各白话报纷纷

引入白话《聊斋》小说,成为推动白话报风靡北京的重要力量。 白话《聊
斋》由文言《聊斋志异》改编,作者借鉴北京评书的表演技艺,在白话说书

中与读者互动,作品中留存了大量反映底层读者阅读行为的史料。 读者

的阅读反馈也影响作者的篇目选择与行文风格,白话《聊斋》从实践维度

大幅提升了民众白话阅读的参与度。
关键词:白话《聊斋》 　 北京白话报　 白话文　 阅读史料

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,白话报已经风靡北京城。 1916 年 8 月“中

华民国国语研究会”成立,以“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,以备教育界之采

用”为核心宗旨,标志着学界对国语规范化、统一化的系统性改革正式启

动。 1917 年《新青年》刊载《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简章》,同期“国内

大事记”栏目登载《国语研究会讨论进行》,详述此会成立的原委:“中华

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原……又见夫京师各报章用白话文体者,其销售之

数,较用普通文言者加至数倍。 而京外各官署,凡欲使一般人民皆能通晓

之文告,亦大率用白话。 乃知社会需要,在彼不在此。”①胡适《文学改良

刍议》一文 1917 年在《新青年》发表,是为新文学革命滥觞,而在此之前,
用白话文体者(即北京白话报)已经远超文言报刊成为当时的普遍读物。
据笔者调查,1916 年至 1920 年间,北京最畅销的报刊是占据底层百姓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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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语研究会讨论进行》,《新青年》第三卷(1917 年)第一号,第 4 页。



读市场的《群强报》,其热销的核心契机,正是报纸第六版的“评讲聊斋”
与“讲演聊斋”栏目。

晚清民国时期报纸上大量长期连载白话《聊斋》 小说,主要集中于

《北京新报》(
 

“说聊斋”栏目)、《群强报》 (“评讲聊斋”与“讲演聊斋”栏

目)与《实事白话报》(“说聊斋”与“白话聊斋”栏目)。 白话《聊斋》源自

北京评书,是北京评书行当家数之一①,由说书人张智兰首先于《北京新

报》连载,之后有尹箴明(本名勋锐,另有笔名湛引铭、勋荩臣)、耀亭等多

人参与。 白话《聊斋》以《聊斋》 为蓝本,采用白话俗语的语言形式,连
载时间横跨数十年,读者众多,在晚清民国的北京城掀起重重读报热

潮。 孟兆臣曾提及白话《聊斋》的北京评书渊源,并梳理主要作者及白

话《聊斋》篇目②;郝凯利就“报纸+评书”双重载体的特性加以阐释,观照

评书在晚清民初的存在与演变③。 但对于白话《聊斋》与白话报的盛行及

其推动白话文发展的事实,尚缺乏关注。 因此,本文结合相关历史资料,
揭示白话《聊斋》 在报刊推广、文化普及、民众阅读行为改变等方面的

突出表现。

一、白话《聊斋》与《北京新报》的发展

1898 年 8 月,维新派人士裘廷梁旗帜鲜明地提出“崇白话而废文言”
的口号,提倡办报是“百日维新”新政的内容之一④。 白话报的问世虽起

自上海,后来居上者则为北京。 1904 年,北京报界先声———《京话日报》
创办,掀起北京白话报兴盛的热潮,可惜其小说栏目多次调换⑤,小说连

载几次中止,并没有引起过多读者关注。 直到 1908 年创刊的《北京新

报》于第 6 版连载“说聊斋”,北京白话报上才出现了稳定连载的小说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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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受申:《评书与戏曲》,北京出版社,2017 年,第 21—22 页。

 

孟兆臣:《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的一次〈聊斋〉 白话传播活动———报纸连载

“评讲〈聊斋〉”》,《蒲松龄研究》2005 年第 3 期,第 33—39 页;《从书场献艺到报纸

连载———张智兰、庄耀亭、尹箴明的“评讲〈聊斋〉”》,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(人文社

会科学版)》2009 年第 6 期,第 1—4 页。

 

郝凯利:《报端的“聊斋书场”———论〈聊斋志异〉在清末民初北京白话报的传播》,
《文学评论》2024 年第 2 期,第 84—92 页。

 

裘廷梁:《论白话为维新之本》,《中国官音白话报》1898 年 8 月 27 日,第 2 页。
 

 

曾用过的栏目名包括“小说”“庄谐选录” “庄言录” “道德小说” “社会小说” “短篇

小说”等。



目。 尹箴明曾回忆《北京新报》上的小说历史说:“报纸上增添小说,不知

始于何人。 据北京方面说,始于《京话日报》,乍出版便登有《达威德尔侦

探记》钟承祖各篇。 这些故事全部散见于各说部之中,与原书一样,不必

另费笔墨……至于从《新报》有《电术奇谈》,是《白云塔》小说另改了个

名目,从此总算新开了一个法门。 各报的小说只说什么‘录’,既非出自

心裁,又不肯直说这段故事见于某书,甚至把原事故随意增删,或将人名

地名儿改变,所为您看着新鲜,因此把书铺的陈小说买的行市都涨啦。 这

路说法儿,在下也说过几次。 后来《北京新报》添上‘白话《聊斋》’,这才

不巧立名目了。”①当时白话报上登载小说并没有固定的程式,报人四处

搜罗,挖空心思,终于由《北京新报》编者寻到“白话《聊斋》”这一与评书

《聊斋》相关的栏目,由此成为固定的报上小说栏目。
在当时的北京城里,“白话小报繁盛,颇为社会欢迎,虽然小道大时

兴,四九城儿恍动”②。 一些报刊试图以尖锐的时评来博得读者的眼球,
以具有时效性的独家新闻报道来寻求关注,殊不知在底层民众尚未养成

读报习惯的情况下,是难以做到的。 而《北京新报》这样一份“外界命名

蔫儿报,同业诋为畏缩”③的报纸能够赢得读者,独占鳌头,其关键点就在

于“说聊斋”栏目对白话《聊斋》小说的刊载。 白话《聊斋》为《北京新报》
首创,作者尹箴明说:“由本报硬发明说白话,所为给蒲留仙传传名。”④耀

亭后来在《实事白话报》继续改写《聊斋》,他回忆《北京新报》时期的“说

聊斋”时说:“《聊斋》一书,多半皆是寓言,又兼作者笔法玲珑,以故世人

多喜阅看,是以不避嫌怨,译成白话,刊于报端。 由前清光绪末叶直到现

在,已经二十余年……不得已始创白话《聊斋》,用以维持销路。”⑤可见
 

“说聊斋”正是维持报纸销量的重要手段。 《北京新报》创刊一千号时,主
笔金辅臣也指出:“白话说书以及戏评等类,无非引人入胜,所以‘北京新

报’四个字,才存立到如今。”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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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引铭:《讲演聊斋·韦公子》,《群强报》1917 年 4 月 10 日,第 6 版。

 

耀臣:《庄原录·珠江花舫》,《北京新报》1911 年 6 月 13 日,第 6 版。

 

金辅臣:《演说·因时制宜》,《北京新报》1911 年 11 月 7 日,第 1 版。

 

尹箴明:《说聊斋·寄生》,《北京新报》1911 年 9 月 12 日,第 6 版。

 

耀亭:《白话聊斋·考城隍》,《实事白话报》1930 年 7 月 18 日,第 4 版。

 

金辅臣:《演说·本报一千号诉苦》,《北京新报》1911 年 10 月 31 日,第 1 版。



1912 年 3 月,《北京新报》因时局混乱停刊十日,为此专门发表《道

歉》:
以本报说吧,日出两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份(数儿由着我说,信不

信在诸位),停这十天不要紧,每天先得掉两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张

(那就别出啦),别的不说,请问心疼不心疼? 所以不顾心疼者,皆因

本报有点把握,敢说凡爱看本报的诸君,别的报决计不瞧(嫌他们激

烈)。 只要本报出版一天,诸君就能欢迎一日,多咱本报永远停版,
诸君那才不瞧哪(死心眼儿),这也并非阅报诸君,对于本报的感情

厚,皆因是各重一路。 俗言说的好,爱吃萝卜的不吃梨。 第一有这门

白话《聊斋》,不差什么的全都注意。 再说戏评一门,又与他报不同。
虽说停这十天版,敢说掉不了多少报。 只要《北京新报》一出版,瞧
的主儿是照旧瞧。①

直接点出停刊期间“不顾心疼”、不怕“掉报”的信心来源于白话《聊斋》
和戏评,亦可见白话《聊斋》是支撑《北京新报》销量的关键。

在其他白话报销路寂寥的情况下,《北京新报》凭借白话《聊斋》人气

居高不下,吸引了许多热心读者,寄信讨论、催更:“自从本报有这门白话

《聊斋》,时常屡接来函。 也有谬赞的,也有指疵的。 不管怎么样,反正全

是爱我们的深心。”②“上月本馆接了一封信……还说了许多恭维话,大概

是爱瞧喽。”③这些互动反映了广大读者对白话《聊斋》的喜爱。 此外,为
打开销路、满足读者,《北京新报》还将“说聊斋”栏目的篇章单独结集售

卖:“白话《聊斋》成册,本报白话《聊斋》,现将《马介甫》 《瑞云》装订成

册,每册售铜元二十枚,如向送报人购取,外加脚力钱二枚。”④
 

二、白话《聊斋》与《群强报》的兴盛

《北京新报》的“说聊斋”栏目倍受读者青睐,连带着作者尹箴明也很

受追捧,因而才有了被《群强报》邀约一事:“后来本报出版,蒙本报总理

约说这门《聊斋》。 彼时《北京新报》换了主任。”⑤1912 年《群强报》由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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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郁生:《演说·道歉》,《北京新报》1912 年 3 月 13 日,第 1 版。

 

尹箴明:《说聊斋·婴宁》,《北京新报》1912 年 1 月 3 日,第 6 版。

 

尹箴明:《说聊斋·寄生》,《北京新报》1911 年 8 月 20 日,第 6 版。

 

《本馆白》,《北京新报》1912 年 3 月 19 日,扉页。

 

尹箴明:《评讲聊斋·凤仙》,《群强报》1915 年 3 月 9 日,第 6 版。



清大臣端方之子纪堃侯创办,不久转归李饮露①,不足一年几度易手。
1913 年,新任负责人陆悲庵(正名陆哀)刊有《启示》:“本报因李君饮露

另有他事,于前日让渡与鄙人,此后一切责任由鄙人担负。”②《北京新

报》的勋荩臣、杨曼青诸人入职《群强报》,以《北京新报》为模板如法炮

制,设立“评讲聊斋”栏目。
得益于《北京新报》“说聊斋”栏目掀起的白话《聊斋》阅读热潮,《群

强报》成功复制《北京新报》的路径,一路高歌猛进。 1914 年,接手《群强

报》约一年之际,主任陆哀说:“当记者接办本报之时,本报销数仅有千余

份,屈指一年之中,竟达至两万余份,其销数之增加可谓达于极点。”③

1921 年前后,其销量在北京已是首屈一指:“本报发达于北京,传递于外

省。 虽不敢自居为最多数之报,可是政府各机关及社会各界,不差什么

的,看《群强报》的居多。”④
 

“我常常见到有些拉‘洋车’的,在树荫下坐着

一面看报,一面等生意。 他们看的,可以说,百分之百全是《群强报》。”⑤

“以《群强报》销数最多,每日要销七八万份。”⑥1917 年前后,勋荩臣成为

白话《聊斋》头号人物:“如今人家,全被我气的不吃这门了,就剩我一个

人,在这纸篇上招说咧,我有心改换点儿别种小说,偏偏我们总理不认

可。”⑦《群强报》这段销量辉煌的历史被许多人记录在案,并直接指出其

热销与白话《聊斋》的关系。 据近代著名报人成舍我回忆:“北平的‘引车

卖浆’之徒,真几乎人手一纸(《群强报》)。 黄包车夫,当没有生意时,即
坐在车的踏脚板上,从头到尾一字一句,细细咀嚼……竟常不及一小型的

《群强报》多……那时白话文运动,还刚开始,而这张报,却从出版起,就
已多半采用了“三国演义”式的白话体。 其中有一栏‘说聊斋’,将文言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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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忆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6 年,第 12 页。

 

湛引铭:《讲演聊斋·房文淑》,《群强报》1917 年 3 月 1 日,第 6 版。



为白话,尤受劳动阶级欢迎。”①报人邵飘萍回顾《群强报》的畅销,也提

到“然其销量多,亦别有因原在。 就是《群强报》上有很好的北京语气的

《聊斋志》似的小说……所以看那报的不是看新闻,而是看投其所好的小

说”②。 1936 年,西阶在《晶报》 也述及《群强报》 的盛况:“小型报之先

河,当推北平《群强报》,本《晶》瞠乎其后者也。 《群强》创于民初,用书

版式以讲演《聊斋志异》,获得多数读者。”③《群强报》一度依靠白话《聊

斋》使其他报商难以望其项背:“以后,管易贤办了《实报》,很花了些气

力,社会新闻、副刊编得很有特色,也售一个‘大子儿’,但终究竞争不过

《群强报》。”④即便是对《群强报》的负面评价:“《群强报》,北京城里底

小新闻纸资格最老的,就是个他。 凡在北京底小买卖人家和住家户,都因

为他是惟一无二底老骨董,所以恋爱他的,总居十分底八九。 《群强报》
原本没有横行北京底资格,但是经这些骨董家一捧,居然飞遍九城,游尽

万户,你说抖也不抖! 哈哈! 这还不算,现在天津、通县、宣化、张家口也

有人盲捧他了。 阅报底先生们这样蛮干,活该《群强报》馆起新门面,添
设电灯,比那些潦倒底大报馆总阔十倍……这外还有件奇谈,就是‘讲演

聊斋’一事。 《聊斋》驰名在他底文笔(照旧文学里头辞藻方面说)上,不
在事实结构上,只好叫有知识底人看,消消愁,解解闷,到没什么妨碍。 惟

独把这些鬼怪底传述,当作‘讲演’,印进一般没学问底人脑筋去,不是给

他上鬼怪底崔眠术吗? 我可没说《群强报》呀! 你虽飞得广、撒得开,但
是我总认你是阻挡社会进化底毒物!”⑤也不得不承认《群强报》 “飞得

广、撒得开”的销量及影响。
1913 年,《群强报》开设“评讲聊斋”栏目,在袭用《北京新报》 “说聊

斋”形式的基础上于白话讲说之前增添文言《聊斋》原文,行文中添加对

《聊斋》写作理由及笔法的评讲。 1915 年 12 月 20 日,栏目改换为“讲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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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斋”,并舍去《聊斋》原文。 事实上,《群强报》并非陈顾远口中“阻挡社

会进化的毒物”,相反地,作者在描述《聊斋》曲折动人的情节之外,有意

对神鬼狐妖背后隐含的笔锋道理做剖析说明。 例如,《讲演聊斋·小翠》
有言:“今天更换目录,说段《小翠》。 是《聊斋》出名的段子,无如其中离

奇得狠。 只好缕顺原文,改正着说。”①其中多次指出小翠是狐仙一事不

可信,告诉读者并没有所谓“狐仙的法术”让本来痴傻的富家少爷元丰变

聪明,并且带领读者深究故事发生的情理———元丰幼年没有被恰当地养

育,“先天秉赋浊,到了三两岁上,处在富贵之家,食用的滋养料多是厚

味,举止动作失其自由。 这路小孩儿容易得忽惊风,少微一得病,立刻用

牛黄、犀角等凉药一镇惊,幸而痊愈,从此就痴呆的很多”;于是先带他捡

皮球“活动他的血脉”,“然后教他玩耍,无非鼓舞性情”,之后接受长辈安

排“就同床搯股,足加腹上。 好像小翠都是引导血脉,将其浊气的功用”,
看时机成熟就用热汤“将周身血脉蒸透”②。 作者以一种符合客观现实规

律的视角,去看待《聊斋》故事中的奇异之处,批驳原文《小翠》中的迷信

思想,揭示蒲松龄以妖魔法术遮盖难言之事的巧妙笔法。 作者在故事巧

妙变化中寓教于乐,让民众潜移默化地获得破除迷信的教育。 这种做法

与《群强报》“开通民智、改良风俗”③的宗旨密切相关。 事实上,不仅是

《群强报》,“开通民智”是当时白话报界的一大宗旨,这是义和团运动后

引发的群体反思,正如《大公报》所说:“自庚子拳乱,创巨痛深,朝野上下

呼号奔走,莫不曰‘开民智’。”④

鲁迅论及小日报时曾说:“通俗的小日报,自然也紧要的;但此事看

去似易,做起来却很难。 我们只要将《第一小报》与《群强报》之类一比,
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,要收获失败无疑。 民众要看皇帝何在,太妃安

否,而《第一小报》却向他们去讲‘常识’,岂非悖谬。”⑤以《群强报》来指

代畅销报,可见《群强报》才是当之无愧的“第一小报”。 而根据徐铸成的

说法:“(《群强报》)内容主要刊载社会琐闻,如《赛金花访问记》以及今

天哪里有庙会、赶集等等,经济新闻,主要是一元换多少铜子票,煤、煤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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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米、面、杂粮的市价。 总之,小市民所关心的有关问题,应有尽有。 除此

以外,京戏的广告最齐全。”①可见《群强报》 新闻主打贴合底层民众生

活,真正走出了群众路线。
1913 年 2 月至 1922 年 10 月,勋荩臣在《群强报》撰写了长达十年的

白话《聊斋》连载,助力《群强报》销量达到顶峰。 十年的白话《聊斋》创

作,现存 120 篇,预计超过 250 万字,是文学、史学研究的一笔宝贵财富。

三、白话《聊斋》热潮的延续

白话《聊斋》引发的白话报轰动效应,激起了各报刊有样学样的跟

风,模仿、借鉴、复制,甚至于翻印。 《群强报·评讲聊斋·庚娘》的引场

诗曰:“一部《聊斋志异》,层层具有精神,文笔曲折意渊深,阅者浅尝莫

尽。 当日月川德氏,首创评讲之门,口才巧妙语翻新,座客欢迎无任。 在

下师其成法,逐篇录有原文,诸君若肯细搜寻,亦可匠心独运。 听说天津

《旭报》,大书释义惊人,不才方幸遇知音,检阅原来翻印。”②点明天津的

《旭报》在翻印《群强报》上的“评讲聊斋”。 《评论之评论(上海 1920)》
有载:“《国强报》,发行有三个年头了。 极力模仿《群强报》底办法,自然

不会有好结果的。 不用‘讲演聊斋’底题目,却用‘说聊斋’底题目。”③针

对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,湛引铭在《讲演聊斋·小翠》中曾将各家报社抢

占白话《聊斋》的热度形容为“急战斋”④。 其他北京白话报纷纷参与白

话《聊斋》 热潮中,如 1920 年耀亭在《白话国强报》 的“说聊斋” (存 4
篇),1920 年《北京商业日报》的“聊斋演义(佚名)”(存 3 篇),1921 年惕

厂在《京话日报》的“白话聊斋” (存 2 篇),1921 年耀亭在《实事白话报》
的“说聊斋”(后改“白话聊斋”,存 67 篇),1922 年张畹郎在《小公报》的

“白话聊斋志异”(存 3 篇),1927 年剑胆在《北京白话报》的“白话聊斋”
(存 16 篇),1927 年徐廉新在《白话晨报》的“白话聊斋” (存 1 篇),1938
年王会隆在《实事白话游艺报》的“时代聊斋”(存 1 篇)等等,先后推出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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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的白话《聊斋》连载栏目。 实际篇目应远超现存篇数,在当时产生较大

影响。 与其说是争夺市场,分享热度,不如说他们本身就是热潮的一部

分:正是由于众多报纸的参与,共同推高了白话《聊斋》在读者中的阅读

热潮。 这些作品大多仅存连载的某一期,但记录在册的文献量却为研究

者提供了窥探当时盛景的一角,其中最辉耀一时的是连载白话《聊斋》近

十年的《实事白话报》。
现存资料显示,戴兰生①主办的《实事白话报》最早于 1921 年 9 月出

现“说聊斋”栏目,聘请曾为《北京新报》白话《聊斋》双璧之一的耀亭主

笔;1927 年栏目名称改为“白话聊斋”,现存 37 篇“说聊斋”与 30 篇“白话

聊斋”。 与《北京新报》 《群强报》上独页单版连载小说的方式不同,《实

事白话报》大张共四版,常常是两个版面刊载四种小说,小说类型相比早

期白话报更为丰富,其中耀亭的白话《聊斋》始终于第四版占据一席之

地,近十年雷打不动。
《实事白话报》的兴盛亦为当时报界所瞩目,从许多资料中都能一窥

其盛景: “ 试观北京市上所流行的各种小报———尤其是 《 实事白话

报》———每日的销路不下万余份,《晨报》及《京报》简直是望尘莫及!”②

而这份畅销背后也是白话《聊斋》的功劳,据钱玄同等主编的《国语周刊》
上家霖的记载:“一般民众最爱看的,竟不是《京报》 《益世报》,而是印刷

得极坏的《群强报》《实事白话报》……他们并非那样细心地看新闻,乃是

看‘夜谈’或‘聊斋’之类的讲演。 那种讲演所以能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,
就因为讲演是纯粹用民众口语里的词儿。”③这些都表明《实事白话报》
曾一度如《群强报》那般因白话《聊斋》独立鳌头,销量首屈一指。 随着尹

箴明的去世,以及《群强报》上“讲演聊斋”的下架,耀亭开始走进白话《聊

斋》热潮的中心位置。 《实事白话报》在销量上也趁势超过了《群强报》,
有“最为人士所欢迎者,即为《群强》 《实事》二报,而尤以《实事》为最”④

的说法。
1932 年《实事白话报》主编戴兰生依然留恋白话《聊斋》的热度,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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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商业价值念念不忘,而广大白话《聊斋》 读者更是热情不减。 1932 年

12 月 1 日《实事白话报》刊载了署名“兰生”的文章《白话聊斋·纪白话

报刊登〈聊斋〉原委》,作者与谔谔生谈及白话《聊斋》盛行的前前后后说:
“即系张智兰首创,后因公忙,无暇握笔,始由其邻居好友庄耀亭君赓续

接作,已而庄君又因公忙,由其同事好友湛引铭君代作……由《北京新

报》说起,历经《京华新报》,复活之《京话日报》、《群强报》以迄本报,凡
关于二公之《聊斋》作品,记者均有完全之保存……想不到《聊斋》改白

话,居然红了 20 多年。 不但蒲老先生想不到,就连擅说《聊斋》 的张智

兰,也万没料到嘴说不如笔说。 既然如此,吾报何不扫数说完,成一全

书。”白话《聊斋》历经《北京新报》 《群强报》再到《实事白话报》,高潮迭

起,蔓延至其他报刊,从 1909 年到 1930 年作品连载始终未断绝,留给编

者的震撼久未散去,编者决定由谔谔生“修正后重登,所有未说各段,将
来即由谔谔生君担任继续”①。 此番说法,意在为下一步翻印和重演

造势。
北京地区之外,民国时期全国各大报刊也争相刊载白话《聊斋》 小

说,更多的《聊斋》白话作品形成蔓延之势。 1930 年朱述尧在《文艺俱乐

部:新天津附刊》的“讲演聊斋” (存 1 篇),1934 年杨早春、冯昭英在《益

世报(天津版)》的“译聊斋” (存 3 篇),1935 年张白鹭在《社会日报》的

“聊斋连环图画”(存 60 篇),1941 年《弹词画报》的“起码说书·弹唱聊

斋”(存 6 篇),1946 年倏如在《捷报》的“科学聊斋” (存 5 篇),其他报刊

如《小说月报(上海 1910)》 《妇女杂志(上海)》 《津汇月刊(天津 1934)》
《春柳》《金刚钻》等也刊登过白话《聊斋》改编作品。 篇目众多,对传播

《聊斋》影响巨大。 这些仅为《全国报刊索引》数据库中现存的白话《聊

斋》篇目,因年代久远许多报刊资料散佚,真实篇目应远高于现存篇目,
足见白话《聊斋》影响甚大。

四、白话《聊斋》的评书传统与语言特色

在白话《聊斋》出现之前,评书《聊斋》于北平蔚为大观,为说书场上

顶顶卖座的评书家数。 许多以说《聊斋》 著称的前辈赫赫有名,如德月

川、忠敬之、周鸣九、刘逢源、刘岚仲、雷岚川、邹福久、世殿成、曹卓如、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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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坡、松寿卿等①。 书场中观众为说书人连连叫好,齐如山说:“到客栈茶

馆听书之人,比到戏馆听戏者总数多百倍。”②《北京新报》主编借鉴当时

书场《聊斋》的卖座,为报刊引来大批读者。 报人小巫在演说《报馆与戏

园书馆颇相似》中指出《北京新报》模拟书场的办报策略:“不得不迎合阅

报的眼光儿(非此不可),引阅报的兴会,因此才把一份报,仿佛弄成大杂

烩一般,好歹材料全得有,而且这种白话报还得夹杂着凑趣逗哏,直不亚

如戏园书馆一样……所以诸位爱看戏听书,不如多看几份报……如同听

戏听书一样。”③报刊小说改编自古典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稀奇,适逢

评书《聊斋》正是书场热门,编者顺势引入白话《聊斋》,以类似书场聊家

常的形式刊于报上,为北京市民送去充满市井气息的白话作品。 尹箴明、
耀亭以“说书的”自居,白话《聊斋》尽可能地模仿说书,与书场“口说”相

对,形象地自称为“笔说”,多次表示“说书的嘴,向来是有话即长,无话即

短”④,“我们是动笔,道中先生们不动笔,可得废唇舌”⑤。 《北京新报》
《群强报》上白话《聊斋》作品都遵循着统一的体式,按照书场说书活动惯

例,每篇开首有引场词《西江月》,之后或和读者闲聊家常,报篇名介绍人

物或闲话时事,再之后就是正话开讲。 尹箴明、耀亭还遵循书场规矩,每
次连载以“且说”开篇接续上次连载,结尾处留下悬念作为“扣子”,有利

于读者连贯前后,把握情节发展环节,并产生阅读期待。
白话《聊斋》之所以广受欢迎,与其中夹杂土语、俗语的语言风格脱

不开关系。 《聊斋志异·胡四娘》中有一个婢女桂儿为主子打抱不平,与
二娘以眼睛打赌的场景,原作:

四娘有婢名桂儿,意颇不平,大言曰:“何知吾家郎君,便不作贵

官耶?”二姊闻而嗤之曰:“程郎如作贵官,当抉我眸子去!”桂儿怒而

言曰:“到尔时,恐不舍得眸子也!”二姊婢春香曰:“二娘食言,我以

两睛代之。”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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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如山著,鲍瞰埠编:《故都三百六十行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3 年,第 5 页。

 

小巫:《演说·报馆与戏园书馆颇相似》,《北京新报》1910 年 12 月 14 日,第 1—2 版。

 

尹箴明:《说聊斋·莲香》,《北京新报》1912 年 2 月 9 日,第 6 版。

 

湛引铭:《讲演聊斋·保住》,《群强报》1919 年 12 月 23 日,第 6 版。

 

蒲松龄著,任笃行辑校:《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(修订本)》第 3 册,人民文学出版

社,2016 年,第 1358—1359 页。



《北京新报》“说聊斋”栏目刊载尹箴明的白话讲说,作:
这天大家又这们叫四娘,桂儿可实在憋不住啦,站在大家身后

头,大声儿的说:“我瞧你们这些位,可真有点拣老实的欺负,你们怎

么见得我们这位四姑老爷就不能大富大贵哪? 将来准不能够平步登

云吗?”
胡二姑娘一听,由鼻子里直哼嗤,说:“你这个小丫头片子,别假

充高眼啦(留神管撞柜的新活吧),就凭这个姓程的,他要能够作了

官,你把我的眼睛挖了去,拿脚踹泡儿。”
桂儿说:“二姑奶奶,我瞧您也不过此时这们说,不信真到那个

时候,怕您又舍不得了吧?”
二娘刚要答碴儿,谁知转过二娘得力的丫头,名叫春香,也要前

来假充高眼。①

可以看到,无论是胡二姑娘说“你把我的眼睛挖了去,拿脚踹泡儿”,还是

“答碴儿”等用词,在语言上都更直白浅近,更加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。
1917 年,胡适提出文学改良的“八事”,最后一事即为“不避俗字俗语”:
“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(如‘于铄国会,遵晦时休’之类),不如用二十世

纪之活字。”②1919 年,傅斯年在《怎样做白话文》中也指出白话散文的凭

借之一即为留心说话③。 白话《聊斋》用生活化的语词搭建起故事的骨

架,巧妙引导读者进入故事,感受故事中的人和事,正是其魅力所在。
白话《聊斋》在白话文运用上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京话口语为基础,

形式灵活、驳杂而随意,以轻松诙谐、长于逗哏的特色博得众多民众青睐。
在晚清时期白话文学还未被学界奉为主流,各方言区在“言文合一”的旗

帜下竞相发展,不加限制地“先做起来”,事实上几个方言区自发地涌现

了各自的白话报,如《无锡白话报》 《安徽俗话报》等,而最终成气候者仅

限于北京白话报。 胡适主张写白话文学要“有什么话,说什么话;话怎么

说,就怎么说”④,早期《北京新报》 “说聊斋” 栏目中恰恰体现了这种特

点。 现存尹箴明第一篇“说聊斋”作品《邢子怡》,于首次连载中介绍白莲

教余党杨氏,原文为“滕有杨某,从白莲教党,得左道之术。 徐鸿儒诛后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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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幸漏脱,遂挟术以遨。 家中田园楼阁,颇称富有。 至泗上某绅家,幻法

为戏”①,尹箴明改写为:“这个滕县有个姓杨的,就是白莲教的根儿,一
切左道旁门,冤人的玩艺儿,还是研究的挺好。 家里头也很够过的,真
是田园楼阁,称为富有。 这个杨某总不死心,满市街假托变戏法儿,还
是打算就中取事。 每到一处,雇上几个碎催,先打个馆子。” ②尹文中多

为口语化的表达,“白莲教的根儿”是什么? 可以理解为“白莲教余孽”,
也可以理解为“白莲教的根基”,其表意是生活化、口语化的,是不确指

的,但对于北京人来说又如聊家常一样亲切,其意自明。 “还是研究的挺

好”中“还是”一词也稍显随意,更多出现在无目的的口头闲谈中,显得

句子主谓结构松散。 可见白话《聊斋》在初登报端阶段,就是胡适笔下

的“话怎么说,就怎么说” ,以北京方言口语为基础,呈现高度口语化的

特征。
作者对说书范式多有模拟,白话《聊斋》因而也不再强调文言《聊斋》

叙事言简意赅的艺术风格,而是更加突出话本小说写人细致入微,写景如

临其境,写事入情入理的铺陈渲染手法———“人家原文是文话儿,有时候

一句话里可以包藏着好些天的事。 要叫我们用白话儿一说,可非补叙出

来不行。 有时候文笔的玩意儿,可以意到笔不到,我们要是不给添上,看
着就不合情理啦”③。 如《张诚》主旨写兄友弟恭,叙及兄长因幼弟帮自

己砍柴被老虎叼走后,情愿自刎而死。 之后兄长得菩萨点化还魂,离家寻

访幼弟张诚,结局一家团圆。 作者没有长篇大论烘托神仙的法术,而是就

父子之情、兄弟之情等人情事理详加描摹,“只是‘父恐其亦死,时就榻少

哺之’统共几个字,我说了一篇,约在二千四百上下”④,作者感于父子情

深,于文章中反复言说:“且说张老头子进到西小屋儿看看张讷,见他哼

咳不止,爬起卧倒的,大概是脖项疼睡不着,只可凑近跟前,说:‘你饿不

饿呀,我给你做点儿什么吃呀?’……心中一急,眼泪早淌下来了,说:‘你

既不能自己吃,待为父的喂你些儿就是了!’张讷爬伏在枕上,老头子蹲

炕边儿前头,一手举碗,一手拿筷箸送到嘴边儿上,说:‘你张嘴呀!’”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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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言整体上崇尚简洁,中心语前的修饰语不会太复杂。”①白话《聊斋》
突破了文言书写的诸多局限,凭借修饰语的丰富与灵活,令语义指向愈发

精确,进而能够表达更加细腻复杂的情感与思想。 作者并非有着较高社

会地位与科学视野的上层知识分子,他们与普罗大众情感共振,思维相

通。 行文中以现实人事扩充《聊斋》故事,用细腻充满温情的笔触叙写出

一幕幕富含人情味的话本体小说。 作品与说书场审美旨归相吻合,在闲

话与议论中忧心时事民众,于嬉笑怒骂中娱心娱情。

五、白话《聊斋》与白话文推广

白话《聊斋》引领白话报兴盛的过程,也是白话文应用与推广的过程。
《北京新报》以“开通民智”为口号,面向的是众多需要读报学习知识的普罗

大众,其时“计算我中国的人,不识字的占一多半;识字的人,不通文理的占

一多半。 如今要开通风气,印书不如印报,印文话报不如印白话报”②。 白

话报最初就是为识字少、“不通文理”的人创办的,白话《聊斋》自带人气,为
报纸招揽来大批读者,是当时报人解决销量难题的明智之举。

由晚清白话报热潮到“五四”白话文运动,存在一个白话《聊斋》兴盛

的时代。 这期间《北京新报》和《群强报》引领了北京的白话阅读市场,白
话《聊斋》长达二十余年不间断的连载,通过扩大白话文阅读群体改变着

社会语言的基础,从而在“五四”之前,使白话报阅读逐渐成为普通市民

的生活常态,白话文作为书面语逐渐深入人心。 1916 年陈懋治觉察到

“京师白话报纸,其每日销数,较文言之报销售最广者,殆三倍而强”③,陆
基由白话报的盛行意识到,白话文已成为“日用必需之国语”④。 可见,白
话文作为书面语逐渐深入人心,触动了作为社会文化风向标的精英阶层,
甚至习惯文言的士人都对白话文普遍接受,恰如国语研究会编者所言,白
话文取代文言文已“断断乎无可疑者”⑤。 整个社会文化的语言基础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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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根本性变化,孕育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变革已经水到渠成。
学者在研究白话文运动时,往往热衷于强调白话文相关理论的创新,

却忽略读者群体的接受,而晚清民国报上白话《聊斋》正是白话文推广中

反映底层读者阅读行为的重要史料。 阅读研究可分为文学批评和历史审

视两种路径,文学批评理论侧重研究读者反应批评,以观照读者阅读行

为;历史审视指对遗留下的文本从读者角度审视当时社会的阅读行为,例
如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西方历史学家首次审视近代早期欧洲流传下来

的廉价印刷品,试图描述当时普罗大众的精神生活”①。 白话《聊斋》的

载体,如《北京新报》 《群强报》 《实事白话报》等北京白话报都是在当时

印刷粗劣但销量颇丰的大众读物,前文已备述,而其中出现的读者阅读行

为更为丰富:
1. 白话《聊斋》作品几乎每篇首次连载都提及读者来信,体现了读者

对篇目选择的参与和反馈,而作者创作也受到读者篇目选择的影响。 例

如《评讲聊斋·香玉》开篇有“皆因上月承史筱蒲先生来函烦演的,所以

不能不敬献”②,《评讲聊斋·婴宁》是源于“去春有位孙桐轩先生与本馆

通函,烦说这段儿”③,《评讲聊斋·庚娘》也是有人多次烦请:“不想有一

位缪良臣先生,连来两次信,词意很是恭维,单烦在下说这一段 《 庚

娘》。”④开篇与读者的互动,记录了他们对选读篇目的殷殷期盼。 书信来

函源源不断,民众阅读热情时时不减,是白话《聊斋》阅读行为影响作者

选择的证据。
2. 作品记录下读者对作品的审美诉求与阅读需要,从而影响了作者

的思路和观点。 《聊斋》作为传世名作,许多读者对其白话改写有审美诉

求,与此同时作者也会考虑广大白话读者的阅读期待。 例如一些读者认

为作品失之低俗,而有些读者认为作品情节场面不够热闹,读者观感是作

者重点关注的内容:
上回的《娇娜》,说的不大花哨热闹,仿佛我犯了书呆子气的似

的。 这里头有个原故。 因为六月间我在劝业场楼上喝茶,有个卖报

的让人看报,座中有几位文明人说,现在《北京新报》的《聊斋》,与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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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五的《纺棉花》一样,专能警下等社会的人,糟蹋蒲老先生的好书,
所说不上怎么好来。

人家闲谈,鄙人也不便答言,后来我细揣摩人家的话,实在也是

爱本报并《聊斋》的美意。 故此上段儿《娇娜》,我改了一改笔路,按
着德月川先生批讲的样子说的。①

作者意图扭转一部分读者看轻白话《聊斋》的观点,不希望作品被读者视

为与“小马五的《纺棉花》”同类,于是积极吸取读者意见,更换笔路,开始

努力评讲出《聊斋》原著中文笔精妙处。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报刊作者以

读者为中心的写作审美取向,观照出读者大众对白话《聊斋》既诠释文学

价值又能再现热闹情节的多重需求。
3. 读者对故事中语典事典有不理解之处,有请求讲解的需求,作者

都会加以注意并多有关照,这也是读者通过阅读获得知识的过程。 例如

《评讲聊斋·花姑子》中有对花姑子“插紫姑未竟”之“紫姑”的解释:
前两天这段儿书上说有“插紫姑未竟”一句,在下因为是个极俗

的老玩艺儿,而且近于迷信,又与本文无关系,所以没细说,不想这两

天屡接来函,且有友人面询,故此今一天把这典故叙一叙。 这件事出

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上,是子胥之妾,其大妇名曹姑,其姓未详……因受

大妇凌虐,于正月望日身死。 世人于此夜做其形状于厕所或猪栏边,
迎之,祝曰:“子胥不在,曹姑亦归去,小姑可出。”岁足觉重,便是神

来,设酒果供之,便觉跳踩不住,此是南方迎紫姑如是。②

一些读者对事典的好奇说明,大多数白话《聊斋》读者对古代典籍不甚了

解,白话《聊斋》受众恰如前文所述更多是“引车卖浆之徒”。 《聊斋》作

为中华历史文化资源,也应当服务于有这种精神需求的普通民众。
4. 作品中随处可见作者谈及当时社会的新鲜事物以及北京城百姓

身边发生的奇闻轶事。 新鲜事物例如作品中叙及出行活动会有汽车、火
车、轮船、邮政、电报等新事物,男女交往会谈及“握手礼”等新式礼仪,显
然这些新奇事物被提及意在引起民众兴趣点。 作者在描写叙事之余注重

联系当时社会的时政与百姓生活,例如 1920 年 9 月 6 日和 9 月 28 日《群

强报·讲演聊斋·娇娜》多次叙及的大饥荒事件与 1921 年 3 月 4 日《群

强报·讲演聊斋·邢子仪》开篇提及的加仓习俗。 1921 年 3 月 4 日《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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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报》“演说”栏目登载了杨曼青的《说添仓》,提到北京去年的旱灾,加上

之后的蝗灾,导致大量难民“有窝铺住,再凑合着有顿粥”就算“添仓”①

了,民生艰难至此。 1920 年,黄河流域夏秋出现亢旱灾情,直隶等华北五

省逾 300 多个县市灾害横行,饥民逾上千万人,死亡灾民更是超过 50 万

人。 这些在白话《聊斋》中都有体现,作者为缺粮少食的民众发声曰:“新
秋节,京城地方,蒙诸大善士提倡添设许多减价售米处,再说万想不到又

补放了一拨前欠的旗饷……卖货的人多,买食物的人少……一则纸币只

值八十多铜元……有如杯水车薪,无济于事。”②白话《聊斋》是和民生紧

密结合的作品,当民众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时,白话《聊斋》创作者很难

独善其身地在作品中空谈《聊斋》奇闻,而是更多在作品中代民众呼吁,
这也是其作为热销读物的作者对民众生存现状的痛惜与记录。

白话《聊斋》贴近民众,趋近读者,设身处地抓住读者阅读的兴趣点,
很多与读者的互动背后蕴含着与底层民众的情感共鸣。 老舍的小说《我

这一辈子》开篇,主人公自述幼年记忆说:“我记得好几段聊斋,到如今还

能说得很齐全动听,不但听的人都夸奖我的记性好,连我自己也觉得应该

高兴。 可是,我并念不懂《聊斋》的原文,那太深了;我所记得的几段,都
是由小报上的“评讲聊斋”念来的———把原文变成白话,又添上些逗哏打

趣,实在有个意思!”③张恨水也在其小说《春明外史》中引入“讲演聊斋”
相关的情节:“这老李搬了一张方凳靠着大门,口里衔着旱烟袋,手里拿

着一份《群强报》,看小说讲演聊斋,正自有味。”④像老舍、张恨水这些作

者,他们笔下有生命力的作品都来源于对社会的深度观察,白话《聊斋》
和《群强报》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,说明它们在当时已经深深融入了市民

生活,产生广泛影响。 许多人将《群强报》的白话《聊斋》视为收藏品,小
商贩也将其看作商机:“若以出版到而今说,存有本报全分的,本京极少

也有个千而八百家,再说满街市小摊儿上,单裁出《聊斋》小说卖的很有,

402

①

②

③

④

 

杨曼青:《演说·说添仓》,《群强报》1921 年 3 月 4 日,第 1 版。

 

湛引铭:《讲演聊斋·娇娜》,《群强报》1920 年 9 月 28 日,第 6 版。

 

老舍:《我这一辈子》,《老舍全集(修订本)》第 7 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 年,第
496 页。

 

张恨水:《春明外史》,魏绍昌、吴承惠编:《鸳鸯蝴蝶派小说选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,
 

1990 年,第 141 页。



只要爱看,就可以买得全。”①白话《聊斋》作品中记录了众多读者一步步

接受白话文的过程,胡适说:“国语的小说、诗文、戏本通行之日,便是中

国国语成立之时。”②从白话到国语,语言是社会交流的工具,文字是文化

的载体,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前提是社会层面的“通行”,也就是社会大

众的普遍接受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白话《 聊斋》 对白话文的推广功不

可没。

结语

白话《聊斋》原本是白话报想借书场的热度而出现的栏目,却意想不

到地超越了书场说书,助力《群强报》等“飞遍九城,游尽万户”,对于白话

报的风行,以及北京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度影响,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社

会变革已经水到渠成。
在谈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时,人们往往归功于胡适等人的推动,而忽略

当时白话文环境的根本性变化。 1923 年陈独秀说:“常有人说:白话文是

胡适之、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。 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。 中国近来

产业发达人口集中,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。 适之等

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,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。”③胡

适、陈独秀等人之所以在与章士钊的文白辩驳中立于不败之地,是因为社

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,白话文已经逐渐为大众所认可。 这背后离不开

白话报的蓬勃发展与助推,而白话《聊斋》正是激发白话文阅读需求的有

效手段之一。 白话《聊斋》甫一出世时还未有后来“五四”甚嚣尘上的理

论争辩,众多晚清民国白话报刊以“先用起来”的方式先把白话文推广开

来,有效提高了民众的白话文阅读参与度,从而加速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

动的变革进程。

【作者简介】张东昀,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

究生。 研究方向:中国文学古今演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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